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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回     小神童聯姻富室　窮醫士受害官舟


　　詩曰：
　　莫怨天公賦畀偏，
　　窮通才拙似浮煙。
　　空思他日開屯運，
　　難定今朝締好緣。
　　有聚終須風雨散，
　　無情何必夢魂牽。
　　莊周似蝶還非蝶，
　　總與乾坤握化權。這兩首詩，是說人婚姻富貴，貧窮落難，都由天定，非人力可為。無奈世人，終不安分明理，見人一時落難，即要退婚絕交，使從前一團和好，兩相棄絕。誰想他惡運一去，忽然富貴，自己反要去靠著他。所以古人說得好 ：「 十年富貴輪流轉。」 以見人心必不可因眼前光，而不計其日後 也。至於婦人，惟重賢德貞靜，不在容貌美丑。如容顏俊美，不能守節，非惟落於泥塗，甚至為娼為妓，遺臭萬年；若容貌醜陋，而能堅貞守困，豈特名標青史，且至大富大貴，享用不盡。今我說一樁賴婚安分的，與眾位聽者。
　　話說江南蘇州府，有個少年解元姓金，名桂，號彥庵。父親官為參政。因朝中權奸當道，正直難容，早早致仕在家。母親白氏，自生了彥庵，即染了弱症，不復生產。參政因是獨子，十六歲就替他做了親，娶妻黃氏，才貌雙全。夫妻十分恩愛，十七歲就生一子，生得骨秀神清，皎然如玉。夫妻愛如珍寶，取名金玉，字雲程。賦性聰明，一覽百悟。六七歲即有神童之號。
　　且說彥庵，十八歲上進學，二十歲鄉試，就中了解元。三報聯捷，好不興頭。其妻黃氏，又產下一女，就取名元姑。到冬底，彥庵正打點進京去會試。不料母親白氏忽然病重，至二月初一身亡。彥庵在家守制，將近服滿，那知參政因夫人死了，哀痛慘傷，也染成一病。病了兩年，也就相繼去世。彥庵夫婦，迭遭凶變，痛慕日深，居喪盡禮至念，六歲方才服闋。算來會場，尚有一年。在家讀書訓子，以待來年會試。
　　且說蘇州閶門外，有一土富，姓林名旺，字攀貴，人都喚他林員外。院君張氏，做人最是勢利。只生兩女，長女取名愛珠，年方一十歲，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琴棋書畫，件件皆精；歌賦詩詞，般般都曉。只是賦性輕浮，慕繁華而厭澹泊；居心乖戾，多殘刻而鮮仁慈。父母因他才貌，愛如珍寶，必要擇一個富貴雙全，才貌俱備的，方才許親。所以此翁專喜趨炎附勢，結交官宦，意欲於官宦人家，選一十全的女婿。奈他是個臭財主，哪個大官顯宦來結交他？所結交的，無非衙官學師，舉人、貢生、生監等。思量遇著一個將發達的公子，就好為大女兒結親。其次女名喚素珠，相貌生得中中。小素珠四歲，教他唸書識字，他便道 ：「女兒家，要識字何用？將來學 些針指，或紡綿績麻，便是我們本等。」父母因她才貌平常，將來原只好嫁一個鄉莊人家，故全不放
　　一日偶然在外間走，訪得蘇州府學學師，今日上任，係徽州府人，兩榜出身。急急到家換了衣服，出城迎接。明日學師免不得來看他。原來那學師姓金，名素綬，號誠齋，與金彥庵是鄉榜同年。因同姓，又係同房，榜下就結為兄弟。彼便連捷，殿在三甲，就了教，今選蘇州府學教授。一到先看彥庵，然後看林旺。林旺有心要結交他，正值園中牡丹盛開，隨即發帖，請學師賞花。因想彥庵是他同年兄弟，且是少年解元，將來發達的鄉宦，正要結交他，便也發帖，請來陪學師。那一日，學師與彥庵，都到林家園內吃了半日酒，彥庵回家發帖，於十五日請學師。隨也發一帖，請林旺相陪，還了他禮。至期二人俱 到。茶罷，學師道 ：「聞年姪甚是長成，今年幾歲了？」彥庵 道 ：「十歲了。」學師道 ：「聞得六歲就有神童之譽，如今自然一發好了，何不請出來一會。」彥庵道 ：「理應叫他出來拜 見，只是小子無知，惟恐失禮，獲罪尊長。」學師道 ：「說哪 裡話，自家兄弟，何見外至此。」彥庵便命小廝，喚出兒子先拜見了伯伯，然後叫他拜員外。員外一見雲程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美如冠玉，先已十分愛慕，又見他十數歲的孩子，見了客人彬彬有禮。見禮畢，就在彥庵肩下旁坐了。學師問他些經史文字，他便立起身來，對答如流。至坐席吃酒，又隨著父親送酒送席，臨坐，又向各位作揖告坐。彥庵送色盆行令，學師有意要試他，故意說些疑難酒頭酒底，弄得林旺一句也說不出，雲程反句句說來如式。喜得學師大贊道 ：「奇才奇才，將來功名，必在吾 輩之上，神童之名，信不虛也。」林旺見他舉動言語，應對如流，先已稱奇。今又見學師如此歎賞，方知實是才貌雙全的了。
　　且他父親是個解元，將來必中進士，他的文才既好，科甲定然可望，年紀卻與大女兒同庚，許嫁與他，豈不是一個快婿！只是當面不好說得，席散到家，便在張氏面前，極口稱贊 ：「金 解元之子，才貌十全，將來功名必然遠大。年紀與大女兒同庚，若與結親，真一快婿。須及早央人說合，不可錯過。算來只有金學師是他相好，同年兄弟，必須求他去說方妥。」張氏道：
　　「我女兒這般才貌，怕沒有一個好女婿？員外何須性急。我聞 得金家雖是鄉宦，家中甚窮。解元中後，父母相繼去世，不能連科及第，看來命也平常。兒子就好，年紀尚小，知道大來如何？休得一時錯許，後悔無及。依我主見，待他中了進士，再議未遲。」林旺道 ：「院君差矣。他若中了進士，又有這樣好 兒子，怕沒有官宦人家與他結親！還肯來要我家女兒麼？」張氏見丈夫說得熱鬧，便道：「員外既看中意了，就聽憑你去許他罷。只是要還我一個做官的女婿便罷。倘若沒有出息，我女兒是不嫁他的。」林旺道 ：「但請放心。這樣女婿，若不做官， 也沒有做官的了。」於是次日特到學中拜看學師，求他到金解元家與大女兒為媒。學師口雖應允，心上便想道 ：「我那姪兒 如此才貌，必須也要才貌雙全的女子，方好配得他來。不知林老的女兒如何？須要細細一訪，方好為媒。」於是隨即著人外邊去訪。誰知林愛珠才女之名，久已合縣皆知。只因他是個臭財主，鄉宦人家不肯與他結親，平等人家，他又不肯許他，所以尚待字閨中。學師訪知，便往金家竭力說合。金家也向聞此女才貌果然甚美，隨即滿口應允。學師面復了林家，林旺即刻將大女兒的八字送去。金家也不占卜，擇了十月念四，黃道吉日，將將就就備了一付禮，替兒子納了聘。林家回盒，倒十分 齊整。定親之後，彥庵就擇了十一月二十上京會試。林家知道，又備禮送行不表。
　　且說彥庵到京，候至場期，文章得意，放榜高高中了第二名會魁。殿試本擬作狀元，只因策內犯了時忌，殿在三甲榜下，就選了陝西浦城縣知縣。到家上任，拜望親戚朋友，上墳祭祖。
　　又到林親翁家辭行。林員外先備禮奉賀，又請酒餞行。借此光耀門閭，驕傲鄉里。又在張氏面前誇嘴說 ：「我的眼力何如？ 不要說女婿將來的貴顯，即如眼前先是香噴噴一個公子了。」
　　張氏與愛珠聞之，也覺歡喜。不數日，彥庵夫婦，帶了一雙兒女，一個老家人俞德，一同上任不題。
　　且說愛珠小姐，才貌雖好，奈他器量最小，每每自恃才貌，看人不在眼中，連自己妹子，也常笑他生得粗俗，說他這樣一個蠢東西，將來只好嫁一個村夫俗子，不比我才貌雙全，不怕不嫁一個富貴才郎，終身受用不了。後見父親將他許與金家，公公是個解元，丈夫是個神童，已十分矜狂欣喜，見於顏面。
　　後又見公公中了進士，選了知縣，更加榮耀。想自己將來一個夫人，是穩穩可望的了。便任情驕縱，待下人丫鬟，動不動矜張打罵，父母也不敢拗他。一日，忽對父母說 ：「家中這些丫 頭，個個都是粗蠢的，不是一雙大腳，就是一頭黃髮。只好隨著妹子，紡綿績麻還好。若要隨著孩兒焚香煮茗，卻沒有一個中用的。」張氏道 ：「這個何難！對爹爹說，討一個好的來服 侍你便了。」張氏隨即與員外說知。員外就叫家人，去喚了一個媒婆來，說道 ：「我家大小姐房中，要討一個細用丫頭，腳 要小些，相貌也要看得過，又要焚香煮茗，件件在行，字也要略識幾個的方好。你曉得我家大小姐是個才女，又許在金老爺家，將來少不得要隨嫁的。倘若不好，鄉宦人家去不得。我價錢倒也不論，媽媽須揀上好的，領來便了。」媒婆連連答應，隨即別了員外，出去四下尋訪不題。
　　卻說蘇州胥門外，有一個不交時的名醫，姓石，名道全，醫道樣樣俱全。怎奈時運不濟，貧窮的請他一醫便好，富貴的也不來請他。就是請去，少不得還請幾個時醫參酌，好的也叫不好，焉能見效？所以雖是名醫，家中窮苦不堪。更兼他一心只想行善，貧窮的不請便去，不但不索謝，有時反倒貼他藥資。
　　富貴人家，也不去鑽刺，有人請他，總是步行，並不乘轎。家中又無藥料，到人家開了方子，聽他自去買藥。謝儀有得送他，也不辭沒得送他也不要。父母久已去世，並無兄弟伯叔。祖上原是舊家。妻子周氏，也是舊家之女，只生一子一女。女兒年已十二歲，名喚無瑕，有七八分姿色，得一雙小腳，也識得幾個字，走到人前，居然大家女子。待父母極孝，父母也甚愛他，兒子年方八歲，小名丑兒，表字有光。生得肥頭大耳，有一身膂力。要吃一升米飯，專喜持槍弄棍，常同街坊小廝們上山尋野味，下水捉魚蝦。路見不平，就幫人廝打，大人也打他不過。
　　幸喜他只欺硬不欺軟，所以人都叫他好。一日同了小廝們到教場中玩耍，適值那日守備帶領營兵下操，丑兒竟去將他大刀拿起。那時守備姓李名紹基，看見七八歲小廝拿得起大刀，頗以為奇，就喚來問道 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怎拿得動大刀？可會騎 馬麼？」丑兒道 ：「八歲。馬實從未騎過，想來也沒有什麼。 只人小馬高，上去難些。」守備道 ：「我著人扶你上去，你不 要害怕跌下來便好。」丑兒道 ：「只要騎得上去，一些不伯， 也不愁跌下的。」守備就著營兵扶他上馬。他拿了韁繩，不慌不忙，滿教場一轉，仍走到原處，營兵扶他下來，竟像騎過的一般。守備更加稱奇，說 ：「你小小年紀，有這般本事，姓甚 名誰？住居何處？」丑兒道 ：「姓石，名有光，乳名丑兒。家 住胥門外。」守備道 ：「你父親作何生理？」丑兒道：「行醫。 」守備道：「行醫也是斯文一脈，你有這般膂力，我三六九下操日期，你可到來學習騎射，我再教你些武藝，大來也好圖個出身。」丑兒連忙磕頭道 ：「多謝老爺。」於是每逢下操，丑 兒必到。那守備果然教他，丑兒一教就會。不數年，十八般武藝精通，連武弁多不如他，此是後話。
　　且說石道全合當有事。忽有一個過往官員，姓利名圖，號懷寶。捐納出身，做過幾任州縣，奇貪極酷。趁來銀錢，交結上台。今升杭州府同知，帶了家眷上任。夫人常氏，破血不生。
　　娶妾刁氏，利圖十分寵愛。生子年已十二，取名愛郎，生得清秀輕佻。利圖、刁氏，最所寵愛，一同上任。
　　船到胥門，夫人忽然抱病。利圖吩咐立刻住船，去請醫生。
　　誰知上岸就是石道全家。請了道全下船，診了夫人的脈，說道：
　　「夫人此病，是氣惱上起的，沒甚大病，只須兩服藥就好的。」 寫下方子，利圖送了一封謝儀別去。利圖即著人買了兩帖藥，一面開船，一面就著丫鬟煎藥與夫人吃。原來夫人的病，都因刁氏侍寵而驕，看夫人不在眼裡，日常間罵狗呼雞，屢行觸犯。
　　夫人是個好靜的人，每事忍耐，故鬱抑成病。刁氏正喜中懷，今見醫生說她就好，心上好生不快。忽起歹心，想老爺舊年合萬億丹，有巴豆餘存，現帶在此，私自放在藥裡，與他吃了。
　　雖不死，瀉也瀉倒他。於是就將數粒研碎，和入藥中。夫人哪裡知道？吃下去一個時辰，巴豆發作，霎時瀉個不住，至天明足足瀉了數十次。誰知病虛的人，那裡當得起瀉，瀉到天明，忽然暈去，嚇得一家連連叫喚。刁氏也假意驚張，鵝聲鴨氣喊叫，捧住了夫人的頭，反將手在她喉間一捏，夫人開眼一張，頓時氣絕。那老爺溺愛不明，大哭一場，不去拷問家中人，反歸怨到醫生身上，道 ：「夫人雖有病，昨日還是好好的，吃了 那醫生的藥，霎時瀉死，明明是他藥死的。先叫住船，一面備辦後事，一面著幾個家人小廝，趕回蘇州，打到石道全家，打他一個罄空。再將我一個名帖，做一狀子，送到縣中去，斷要他償命。」眾家人聞命，個個摩拳擦掌。駕了一隻小舟趕去。
　　那石道全正是閉門家裡坐，禍從天上來。
　　不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第二回     署印官串吏婪贓　賢孝女賣身救父


　　詩曰：
　　只緣運蹇觸藩籬，
　　世上難逢良有司。
　　負屈空思明鏡照，
　　申冤惟有孔方宜。
　　明知行賄能超雪，
　　無力輸官莫可醫。
　　幸賴捐軀有弱質，
　　孝心一點未為癡。
　　話說石道全，看了利夫人病，回去吃了飯，又到各家看了半日的病，至晚回家安睡。誰知一夜夢魂顛倒，天明起來，只聽得屋上烏鴉高叫，滿身肉跳心驚。便對周氏道：「我今夜夢魂顛倒，怎麼如今又心驚肉跳，烏鴉又如此叫，不知有甚禍事來？」周氏道 ：「如今是春天，春夢作不得准。至於心驚肉跳， 不過因做了惡夢，所以如此。若說烏鴉叫，他有了嘴，難道叫他不要叫？我家又不為非作歹，又不管人家閒事，有甚禍來？」
　　說話間，適有人來請他看病，他便出去了一會。回來吃飯，見丑兒不在家，便問道 ：「丑兒哪裡去了？」周氏道：「他先吃 了飯出去的，想又玩到教場裡去了。」只聽得烏鴉更叫得慌。
　　道全道 ：「烏鴉如此亂叫，必有事故。想來沒有別事，莫不醜 兒到教場去，闖出禍來？我且尋了他回來再處。」周氏道 ：「 這也慮得不差。你吃完飯，去尋了他回來便了。」道全果然放了飯碗，就向教場尋兒子去了。
　　誰想道全方出門，周氏與無瑕飯碗尚未收拾完，只見外邊走進許多大叔來。口中大叫道：「石先生在家麼？」周氏只道是請看病的，便道 ：「不在家。」眾家人道 ：「不好了，想是知風脫逃了。」又一個道 ：「他或者知道了，躲在裡邊，也不 可知。我們打進去便了。」那時就一齊動手，打進內室。鍋灶也打破了，牀帳也打壞了，值得幾個錢的傢伙，乘隙也被人搶去了。把家中打得雪片還不住手，口口聲聲只要石道全。嚇得周氏與無瑕哭哭啼啼，也無從分辯，不知是何緣故。鄰舍見眾人大模大樣，十分凶狠，不知是怎麼鄉宦人家。又聞是人命重情，誰敢來管閒帳。周氏直等他們打完了，方說道 ：「列位為 甚事，也須好說。怎麼把我家打得這般光景？我又不知甚事？
　　無從辨得。」一個家人道 ：「放你娘的屁！你家藥殺人郎中， 把我家夫人活活藥死。我家已告在本縣，立刻要他去償命，還說這樣太平話，他丈夫既不在家，就將這婦人拿去，不怕他不招出丈夫來。」一個道 ：「且等差人來叫他，不怕他也逃了去。 」周氏聽了，嚇得魂飛魄散。母女相抱大哭。未幾差人已到，原來縣官到南京見總督去了，不得就回。家人先到縣丞處稟了，要他出差，且先將石道全拿去，錄了口供，送在監中，候縣官到家，申詳上去。那衙官巴不得有事，又見說是人命，立刻出差。來到石家，聞說道全不在家，又無使用，即刻就要拿周氏去回官。無瑕一把扯住了母親大哭，家人們正要來拆開拿去。
　　恰好道全到教場尋見了兒子，看見守備正教他射箭，只得看了一會。等完了，方同兒子回來。一進門，只見家中哄了一屋人，打得一空如洗，不知是甚緣故。到裡邊，又見眾人竟將周氏鎖了要走，女兒扯住痛哭，丑兒竟要上前去打。倒是道全止住道：
　　「不可亂動，且待我問一個明白再處。」正要上前去問，家人 認得是道全，便道 ：「道全回來了。」就要上前去打。差人見說道全已回，便將周氏放了，來鎖道全。見眾人要打他，便道：
　　「列位大叔，且不要動手，有事在官，且到官去，不怕他不死。 」家人聽說，便也放手，捉擁而去。丑兒初見眾人要打他父親，正要上前去打，後見差人說有事在官，又見人人也住手了，仍恐打出事來，反害父親，且待問明了何事，再救父親未遲。
　　且說石道全拿到縣前，差人就稟了縣丞。縣丞見兩邊俱無禮送來，只得坐堂，將就一問。且待將來哪邊禮厚，就好偏著哪邊了。當時先叫原告知數一問，知數道 ：「家老爺升任杭州 府同知，同夫人上任。昨日在此經過，夫人偶有小恙，請石道全去看。據他也說沒有大病，兩服藥也就好的。不想昨晚吃了他藥，霎時就大瀉起來。瀉了一夜，早晨就死了。這明明是他藥死的，求老爺問他就是。」縣丞就叫石道全上來，先將氣鼓一拍，道 ：「你這該死的奴才，怎麼將利夫人活活的藥死了！ 人命重情，非同小可，快快從直招來，免受刑法。」石道全道：
　　「老爺是明見萬里的。醫生有割股之心，利夫人與小的又無宿 冤，豈有藥死之理。況醫生又不發藥，不過開一方子，方子現在利老爺處，求老爺取來一驗。若有一味瀉藥在內，小的就死也甘心。況利老爺既告人命，人命那有不驗屍之理？真正是極天冤枉，望老爺詳察。」縣丞道 ：「胡說！藥與病相反，甘草 也能殺人。利夫人昨日還好好的，吃了你藥就死了。還說不是你藥死的，你說方子現在，方子上即使沒有藥死人的藥，焉知不與夫人的病相反？亦難免庸醫殺人之罪。若說人命驗屍，或是殺死、打死、毒藥毒死的，便有傷可驗。如今是你有意用錯了藥藥死的，有甚傷驗？況他是個誥命夫人，據說與你無仇，難道將假命來圖詐你麼？看來人命是真的。今日你造化，縣太爺不在家，我老爺是最軟心的，或者可以替你挽回從寬。又看你的造化，如今我也不打你，且寄監，遲日再審。」即時將道全上了刑具，送進監中。又喚利家知數上來說道 ：「你回去稟 知你老爺，夫人雖服藥身死，據醫生說：他又不曾發藥，方子現在你老爺處，夫人又不便驗屍。人命關天，不可草草。你老爺若必要問他一個抵償，也是易事。且候你老爺主意如何？我替他行便了。」
　　知數謝了一聲，隨即趕到杭州，回復家主。那利圖一時氣頭上，便著家人去告石道全。過了幾日，被刁氏百般引誘，萬種調情，竟將夫人忘記了。今見家人回復，縣丞如此口氣，明明要我去買囑他。我想死者不可復生，醫生又與我無仇，不過庸醫殺人，看他方子，實無瀉藥在內，這是我夫人命當如此，丟開罷了。又兼刁氏是心虛的人，誠恐弄到實處，干涉到自己身上來。又與醫生無仇，已經害了他，如何還好下毒手？所以乘家主不認真，便也從中力阻。利圖竟去上任，也不來稟究了。
　　怎奈縣丞得了這樁事，以為生意上門。今見利家竟沒有人來，只有打合石家來上鉤，從輕發放便了。倘若倔強不來，我據狀子上提他出來，以人命認真，嚴刑夾打，不怕不來上鉤。
　　於是就叫差人進來吩咐道 ：「石郎中這樁人命事，要真也可以 真得，要假也可以假得。全在我老爺作主。你去對他說，不要睡在鼓裡。我若再審一堂，詳到堂上，就不能挽回了。」差人領命，就到監中。將縣丞的話，細細對道全說了，叫他急急料理要緊。道全哭道 ：「大哥是曉得的，我家中本來原窮，前日 又被利家人打搶一空，飯也沒得吃，哪有錢來料理！況官府面上要料理，至少也得十數金，殺我也只好看得，實出無奈。」
　　差人道 ：「性命要緊，你也不要說煞了。家中有人來，你且與 他商議。我明日來討你回音，方去回復本官。」道全道 ：「多 謝大哥。萬分是假的，只有聽天了。」
　　不說差人別了出去，且說丑兒，那日見差人捉了父親去，便央幾個鄰舍，同到縣前打聽，方知是這樁事。看縣丞口氣，一句凶，一句淡，明明要想銀錢。奈家中這般光景，哪來銀錢？
　　連進監差房使用一無所有，免不得進監受些苦楚。後來牢頭等曉得他窮，想難為他，也是枉然，倒有些憐惜，故丑兒來看父親，竟不要他常例，一到就開他進去。今差人方去，丑兒適來。
　　道全一見兒子，便大哭道 ：「我的性命是必然難保的了。留了 你母子三人，如何過日？」丑兒道 ：「這事只要等縣官回來， 訴他一狀，審一堂就完了。爹爹為何說起這樣話來？」道全便將差人之言，述了一遍，說縣丞見我不理他，必然夾打成招，硬詳上去，等縣官回來已遲了。況他們官官相護，知縣官又是怎樣的！」丑兒見說，也痛哭一場，說：「爹爹且寬心，孩兒出去，與母親商議，明日再來看你。」
　　別了父親，回到家中。將父親說話，一一對母親說知。周氏便放聲大哭道：「如此怎了！莫說十數金，就是一錢五分，也是難的。」無瑕也哭道 ：「如此說，難道看了爹爹受罪不成！ 」周氏道：「你看家中一無所有，兄弟又年小，我與你又是女流，屋又是別人的，門房上下，又沒有親戚，朋友又沒有好的。
　　況人家見我如此光景，就有也不肯借我，叫我如何救得！他倘果問實，惟有一死相隨於地下矣。」無瑕道 ：「爹爹母親，若 果如此，孩兒何忍獨生！」想一想道：「罷！罷！罷！孩兒倒有一計在此，可以救得爹爹。」周氏忙問道 ：「兒有何計，快 快說來。」無瑕道 ：「孩兒想來，並無別計。只有孩兒身子原 是爹娘養的，不如急急將孩兒去賣了，便可救爹爹了。」周氏道 ：「我兒說哪裡話來！我家雖然窮苦，祖上也是舊家，豈有 將你賣到人家為奴為婢，成甚體面！這個斷斷使不得。」無瑕道 ：「母親差矣！人生各有命運，孩兒若命好，爹爹也不犯這 樣事了。況且說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救得爹爹出來，倘有發達之日，贖了孩兒回來，原有好日，也不可知，若只貧窮，孩兒就終身為婢，也是孩兒的命了。母親須及早算計，不可差了主意。」周氏道 ：「斷斷不可。雖救了爹爹回來，何忍 見你到人家去做使女。我常見人家使女，主母好的，一日服侍到晚，還可安息一夜。若遇著不好的，動不動打罵，凌辱不堪。
　　還有主人不好的，暗地調情，不怕你不從。主母妒悍，百般敲打，不怕你不含忍。還要磕人的頭，受人的氣。我將你寶貝一般養大，豈忍使你如此！」無暇道：「據母親說，將孩兒寶貝一般養大。如今爹娘有難，不能相救，要養孩兒何用？至於怕受主人主母凌辱，孩兒自有主意，決不辱沒爹娘。不見雙冠誥上碧蓮，受兩重封誥，獨不是丫鬟麼！」周氏道：「這不過是做戲，哪裡真有此事。決然使不得。」無暇道 ：「母親決意不 忍孩兒賣身，孩兒又何忍見爹爹受罪？不如尋個自盡罷。」說完就向牆上亂撞，嚇得周氏與丑兒一頭扯住，一頭哭。正在難分難解之際，適值王媒婆在門前走過，聽見裡邊哭聲震天，向來原是認得的，就走進去張一張。只見無瑕要尋死，周氏、丑兒亂哭亂扯。王婆道 ：「大姐，為何如此光景？」周氏抬頭， 見是王婆，便道 ：「媽媽來得正好，替我勸她一勸。」王婆就 來扯住無瑕道 ：「大姐，小小年紀，為著何事，這般尋起短見 來？」無瑕道 ：「媽媽，不要勸我，煩你勸勸我母親依了我， 我便不死了。」王婆道 ：「這也奇了！娘娘是最愛你的，有甚 事不肯依你？」就轉身對周氏道 ：「娘娘，你家大姐要什麼？ 你不肯依她，使她尋死覓活。」周氏道 ：「不要說起，說來連 你也要傷心。我家官人，今日也醫病，明日也醫病，病便醫好多少，不曾見他趁得銀錢。只說做些好事濟世，還望有個好報。
　　誰想前日，有個過路官員的夫人有病，請去看了，並無大病，開了一個方子。承他送了一錢二分銀子，回來十分歡喜。不想那夜，夫人忽然大瀉身死，那官員竟說是我官人藥死的。告到縣中，縣官不在家，竟告在二衙。你想衙官豈肯空過的！不問是非曲直，叫差人來說：有錢則生，無錢則死。我家弄到這般光景，哪裡有錢？不想我那癡女兒救父心急，定要賣身。我想家中雖窮，事情雖急，念祖上也是舊家，何忍將女兒賣到人家去。他見我不從，便說不忍見父親受罪，定要尋死。你道傷心也不傷心？」王婆聽了，就將無瑕相了一相道 ：「如此說來， 竟是個孝女了。難得難得。不是我敢於勸娘娘說大官人性命要緊，難得大姐有如此孝思。雖說賣到人家下賤，我看見人家這些姐姐，好不快活哩。命好的，後來原做夫人、太太。況你家大姐如此孝心，皇天也決不負她。救出大官人來，他是行道的人，只要幾個月好運，便好贖了大姐回來，許一個好人家，原是個大家了。」周氏道 ：「雖承媽媽如此說，賣了出去，要想 贖也就難了。況且如今就要賣，急切哪得個好人家來買他。」
　　王婆道 ：「只怕娘娘不肯賣，若果要賣，如今到有一個絕好的 人家在此。」周氏道 ：「是什麼人家？」那王婆就說出那個人 家來。正是無針不引線，引線巧成緣。要知王婆所說誰家？賣得成賣不成？救得父救不得父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
第三回     一場空徒成畫餅　三不受相決終身


　　詞曰：
　　急雨狂風，頃化作晴空千里。才過眼，炎涼反覆，誰為為此。人世大都多此態，天公作俑何妨爾。笑伊家、忽喜忽然悲，誠哉鄙。
　　鼓棹去，隨波駛，叉手立，看雲起。任英雄狡檜，聞雷喪匕。放我逍遙。春夢外，容君千百秋毫裡。歎人間，逝者總如斯，徒然耳。
　　－ － 右調《滿江紅》
　　話說王婆見無瑕要賣身，說有個好人家，原來就是林員外家，說他家大小姐如何樣好，許與金老爺家，金家又如何樣好。
　　周氏終於不忍。無瑕道 ：「莫說人家好，就是不好，只要救得 爹爹，死也甘心。」王婆又再三相勸，周氏只得允從。王婆隨即叫一乘小轎，將無瑕抬到林家。愛珠一看，甚是中意。員外就問要多少身價？王婆道 ：「他原是好人家，因父親冤獄在監， 二衙要他銀子，許出脫他，沒奈何賣身救父的。要三十金。」
　　員外道 ：「太多。只好二十金。」王婆兩邊說合，說到二十四 金，方才立契。員外又道 ：「二衙與我最好，他要送銀子與他， 何不存在我處，我代去送，還可省些。且二衙不好違拗，包他即刻釋放。」王婆與周氏說知，周氏也大喜，說定十八兩。員外一力包妥當，只付出銀六兩。
　　且說員外扣了十八兩，只封銀四兩。又隨封八錢，也不通知書辦，竟親手送進二衙。那縣丞初受了這張狀詞，滿望兩邊賄囑。誰知利家一去不來，石家又窮，打合不上，心已冰冷。
　　忽見林員外來說這事，竟送銀四兩八錢，喜出望外，滿口應允，即刻釋放。員外亦喜十三兩二錢，穩穩到手。隨即別去縣丞就叫書辦，即刻查卷釋放。
　　誰知那書辦是王婆壁鄰，王婆賣了無瑕，回家將無瑕賣身救父，員外扣銀，代送二衙，一一對老公細講，都被書辦聽見。
　　滿擬明日必來近他，也好趁一個大東道。誰知員外竟親自與官說妥，竟不理他。趁官要查卷，便道 ：「林家來送老爺多少銀 子？」縣丞道 ：「四兩。」書辦道 ：「好心狠。」縣丞道 ：「 怎麼心狠？」書辦道 ：「石家賣了女兒，扣十八兩在林家送老 爺，他只送四兩，倒留了十三、四兩，豈不心狠！」縣丞道：
　　「何不早講，今已應允，奈何？」書辦道 ：「這何難。一面將銀退回林家，一面上緊弔審，不怕這銀子不一並送來。」縣丞道 ：「妙！妙！妙！你真是我的招財神道了。就著你送還林家， 即刻出票提審，倘果如數送來，將小禮一總與你便了。」書辦道 ：「這個都在我。只老爺也要拿定主意，不足此數，不要應 允。」縣丞道 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隨將銀付書辦，立刻送到林家， 說 ：「事情重大，恐利家還有說話，老爺擔當不起。原禮璧上， 多多致意。」說完去了。
　　員外聽說，嚇了一呆，想縣丞不過請益之意，竟不留書辦商議。隨義添了幾兩，重複送進。縣丞不允，必要十六金，隨封在外。員外一想，如數送他，自竟落空。即刻喚王婆來說：
　　「二衙必要二十四金方妥，要他將找去六兩頭退來方能妥當。」 王婆辭出，要到石家。行至半途，恰好遇見丑兒。原來周氏見丈夫不放，叫丑兒來問王婆。適王婆被林家喚去，門兒鎖著。
　　丑兒問他鄰里，恰好問著了二衙書辦，原認得的，便道 ：「你 父親事，怎不早早妥當了。縣官將回，本官就要訊供詳解了。」
　　丑兒道 ：「我正為此來尋王媽媽。」書辦道 ：「這事我也知道。
　　只你投差了人了。聞得你扣十八兩銀子，在林家送官。他只將四兩送進，本官大怒，立刻璧還了。你若拿來自送，我包你今日就妥當。方才林家來喚王婆，想就為此，你候上去，總問他退銀子就是了。」丑兒聽說，果候到半路撞見王婆，便將員外之言一說。丑兒道 ：「既不妥，還我銀子罷。」王婆道 ：「員外說，銀子十八兩，已送進去了。只要找去就妥當，哪裡退得出？」丑兒就對面一啐道：「事又不妥，銀又不退。終不然。
　　白送你罷。」王婆道 ：「我是好意，替你說說。怎反傷觸我？」 兩人相爭起來，竟扭住廝打。適遇守備經過，齊齊叫喊，帶到衙門。見是丑兒，便問道 ：「連次下操，久不見你，今日 怎麼與這老婆子廝打？」丑兒便將父親冤獄，阿姊賣身，王婆作中，林家扣銀送官，事情不妥，又不退銀，一一稟知。守備就叫王婆吩咐道 ：「石家為事在獄，他女兒賣身救父，也出於 無奈的了。你怎麼還拴通林家扣他銀子，又不替他妥當，反在街坊叫喊。本應責你一頓板子，可惜我是武職衙門，權且饒打。
　　可即刻到林家照數要還石家銀子。倘有毫釐短少，我移送到府，活活把你敲死。快些去罷。」嚇得王婆急到林家說知。員外原知守備與四府知縣都好不敢違拗，只得忍著肉痛，照數付還不題。
　　且說守備發付王婆去後，就對丑兒道 ：「你父親既有此事， 如何不來與我商議？這二衙理他怎麼。他今日得了銀子就放了。
　　縣官回來，闔家再告，此事原不完。我想你父親不過開一方子，又未發藥。那夫人突然瀉死，其中必有緣故。不是家人買藥毛病，定是侍妾妒忌奸謀。你只要將這緣故做一辨狀，縣尊不在家，竟向四府投遞。那四府是最有風力不怕事的，又與我最好，我去會他，要他行一角文書，到杭州弔家屬對證，他決然不肯，反要從寬完結了，豈不做得乾淨麼。」丑兒道 ：「多謝老爺妙算，只是小人向蒙老爺教習武藝，尚苦家貧無物孝敬。這事怎敢又來驚動老爺？」守備道 ：「你這話又差了。我們山東人， 與人相與了，頭顱也肯贈人。這樣小事，難道我也與縣丞一般，想你謝麼。如今也不遲，你快快做辨狀，到四府去投。我就去會他，要他即速行提便了。」丑兒大喜，果將辨狀向四府投遞，守備果去說了。立刻批准行文，一面提訊，縣丞哪裡知道？書辦打聽林家銀已付還，石家竟不來說。對官說知，立刻提出，正要用刑，四府恰已來提，只得交付去了。縣丞氣得要死，歸怨書辦，將他到手銀子退去，又叫他拿定主意，送到十二兩不受，今弄得一場空，押著要他賠。書辦又怨官不曾趁銀子，互相怨恨不題。
　　且說刑廳文書到杭，果不出守備所料，家屬沒有付來一角回文，倒求四府從寬釋放。刑廳也不深究，隨將道全釋放回家，周氏接著大喜。道全不見女兒，問起方知要救他賣身林宅，便大哭一場。又知全虧守備出力相救，急同兒子到守備衙門叩謝。
　　過了兩日，又到林家看看女兒。幸喜女兒在彼，小姐甚是喜她，同伴亦甚相好，道全便也放心回家。身價尚存十八、九兩，置些粗用傢伙，用去三四金，尚存十四、五兩。買些雜貨等物，門前賣賣，意欲積聚積聚，以為贖女之計。又立誓再不行醫了。
　　丑兒見事妥當，下操日仍到教場學武。
　　一日，適同父親在店中，忽見一個相面先生，到店中買紙，將丑兒細細一看，便道 ：「好相。好相。」道全見他贊得奇異， 便道 ：「先生你叫哪個好相？」那先生道：「小子李鐵嘴，在 江湖上談相二十餘年。富貴貧賤的相，相過了多少，從未看差一人。今見二位尊相都好，想是喬梓了。」道全道 ：「這個正 是小兒。但先生說，從未相錯一人，今叫愚父子都是好相，只怕就錯了。」相士道 ：「豈有此理！尊相若不嫌繁，待小子細細一談何如？」道全道 ：「極願請教。只小弟貧窮，出不起相 金，不敢勞動。」相士道 ：「說哪裡話。小子不是利徒，不見 招牌上有三不受麼！目下貧賤，將來富貴的不受；自下富貴，將來貧賤的不受；目下貧賤，終於貧賤的不受。蓋因貧賤的，送出也有限，要等他相准後，受他的厚謝。富貴的，無不喜奉承，說他將來貧賤，必然大怒，說我不准，還想他厚謝麼？至於終身貧賤的，不如我多了，怎還要他相金？故言三不受。若賢喬梓，正小子將來厚望之人，豈敢要相金！」道全道：「據先生如此說，愚父子果有好日麼？」相士道 ：「尊相休得看輕 了，依小子看來，上年春季不利，該有飛災橫禍，幸有陰德紋化解，不至大害。今年尊庚幾何？」道全道 ：「三十二歲。」 相士道 ：「目下還只平平。交四十歲，到鼻運就好了，足足有 四十年好運。雖不能事君治民，那皇封誥命，卻也不小。大約不出一二品之外。若論富貴顯榮，還不止於此，只怕還有半子的大顯榮哩。」
　　道全道 ：「先生又來取笑了。小弟雖有一子一女。不瞞先 生說，上年三月，果犯一樁飛災橫禍，幾乎一命難保。虧得小女一點孝心，情願賣身救我，我便救了出來。一個女兒，現在人家做丫鬟，何來半子之榮？就這小兒，年方八歲，一字不識，也無力送他讀書，封誥從何而來？」相士道 ：「尊相差矣。我 又不要你相錢，奉承你怎麼？我也不曉得令愛賣不賣，只據尊相該有極貴的半子，至於封誥，一些不差。現有這位令郎，尊相甚合，將來必然大貴。依小子看，原用不著讀書，眼上帶殺，功名當在槍頭上得來，一二品皇封，是拿得穩的。不消多年，十年後便見到。那時不要不認得小子便好。」道全道 ：「說哪 裡話。不要說這般富貴，倘得稍有際遇，定當相報。」相士說完要去，道全道 ：「多承先生美意，不要相金。但講了半日，小弟也不安，先生想還未用飯，若不嫌簡慢，請些便飯何如？」
　　相士道 ：「飯是早晨已用過了。既蒙盛情，不敢相卻。」道全 就叫丑兒看了店，自同到裡邊坐了。周氏拿出飯來，相士看見，就立起身來道 ：「老親娘叨擾了。」周氏道 ：「好說。只是簡慢，莫怪。」放下就進去了。相士又將周氏看了一眼，對著道全道 ：「我的謝儀，穩穩討得成了。」道全道 ：「為何？」相士道 ：「適見尊嫂，卻又是一位誥命夫人的相。一家的相相合， 豈還有相錯的理。」
　　未幾飯罷，道全進去取茶。周氏道 ：「那先生誇嘴說從不 相錯，難道我家果有此造化麼？」道全道 ：「只求有碗飯吃， 贖了女兒回來，也就罷了。哪裡指望這個田地。」周氏道 ：「 我聞林員外最喜算命相面，何不薦他去一相。一則我家沒有相錢，薦他去多得些相金也好。二則女兒在彼，趁便也好一相。」
　　道全甚稱有理。便與相士說了，同到林家。員外聞知甚喜，就叫「請進」，先自己與他一相。相士把員外上下一看，便道：
　　「小子是最直的，員外莫怪。」員外道 ：「原要直說。」相士道 ：「看尊相腰身端厚，天倉隆起，一生財祿豐盈。可惜眉目 不清，貴不敢許。頭皮寬厚，面色紅黃，壽遇古稀。再看隻身肥下削，誠恐子息艱難。幸喜右顴紅光吐露，倒有半個貴子收成。」員外相完，就請他坐了。走進去對院君道 ：「石道全薦 一個相面的來，倒也有些准。說我財主有壽，只不能貴，兒子難招，只該有半個貴子收成。我想：年將半百，家中快活，原不想做官，兒子想來也難，半個貴子，大女兒的女婿，將來必然顯達；至於二女兒生得粗俗，又不要好，料無貴婿要他。豈不句句都准。」院君道 ：「是石道全薦來的，我家事情，哪一 件不知？必然先對他說知，哪有不准的理。若要試他，只有將兩個丫頭與兩個女兒，改換裝扮了與他相，連石道全都瞞過，不要放他進來，准不准就試出來了。」員外道 ：「妙！妙！妙！ 你快去叫女兒、丫頭，改扮起來。我去同他進來相。」院君就到大女兒房中。說 ：「石道全薦個相士來，你爹爹叫他相得准， 恐道全先與說知，叫你姊妹二人，與兩個丫鬟，改扮了與他相，就好試他眼力。我想莫如叫無瑕扮了你，小桃扮了妹子，你二人扮丫鬟，你道可好麼？」
　　愛珠道 ：「孩兒與無瑕改扮，倒無不可。雖然貴賤各別， 無瑕打扮起來，外貌還充得過大家女子。只孩兒扮了丫頭，恐天下沒有這樣好丫鬟。若庸俗相士，或者看不出。至於妹子與小桃，倒不必改扮，妹子本來粗蠢的，想來相也平常，相得不好，也難定他不准。至於小桃，走到面前，就是一個丫頭。即使改扮，也不脫丫頭的相。倒要被他看出破綻來，連孩兒與無瑕，也必然看破，反為不美。」院君道 ：「我兒言之有理，你 快與無瑕改扮起來。我去叫妹子一同出去相便了。」院君出去了，愛珠就將自己的花裙花襖，大紅繡鞋，金珠首飾與無瑕換了。幸而無瑕的腳原與愛珠一色，打扮起來，居然是個大家小姐。愛珠也將無瑕的布衣布裙，通身換了，也像一個丫鬟。就叫妹子一同出去。正是人不可以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
　　不知相士相得出，相不出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